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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刃

再回故里再回故里

[往事钩沉]

多年前我抛弃了乡音

我知道 从住地到故里

只要半小时的车程

胆怯 心悸 悄悄地来回

我知道 故里不欠我什么

是我对故里没贡献过什么

这一次 我要虔诚地出发

如丝的小雨是一只领头羊

见面礼的竹蓬不见了

村头的大树不见了

袅袅炊烟哪里去了

鹄候的老母亲哪里去了

牧童 老牛 水车 哪里去了

小雨 你会告诉我吗

故里真的走远了

好在乡情在前面导航

汪汪的小狗在摇尾

我的废墟依稀可见

熟悉的小溪还在咕咕流淌

隐约的大山没有走形

叨絮的老人问我从哪里来

陌生又熟悉的故里啊

新款柏油马路 一直向前

青山绿水逶迤东去

文化礼堂的墙上

镶嵌了我的记忆

广场跳舞的大妈们

你可曾记得 还有……

方水生

我的第一次探亲我的第一次探亲

1986年国庆期间，正在舵房擦拭机
械的我突然接到码头广播，通知我立刻
去中队部，我立马穿戴整齐，跑步到与码
头仅隔一条马路的中队部办公室外，大
喊一声：“报告，东勤862船航海班长前来
报到！”

“进来！”一脸严肃的教导员坐在办
公桌前招呼着我。

教导员站起身来询问道：“你近来和
家里有通信吗，父母可好？”

我答道：“因为我船刚归建，航海班
好多事需要完成，加上去‘东冷794船’帮
助工作出海刚回来，所以这段时间我与
家里通信很少，父母、家人应该都很好，
谢谢领导关心！”

教导员接着说：“刚收到你家发来的
一份电报，要你立即回家。”

“考虑到你在部队的一贯表现及部
队现阶段工作，经你船领导同意、中队批
准，允许你回家一趟，时间为七天。”

“是！”我接过教导员递给我的军人
通行证后，立正向教导员敬了个军礼，随
即跑回码头。收拾了几件换洗衣物，匆
匆和班里的战友交待完近期要做的工作
后赶到上海北站，买了张到衢州的火车
票。

当晚，我穿着上白下蓝水兵服，坐上
了那趟“咣铛、咣铛”开往家乡的绿皮火

车。车内人挤人，连个落脚地都没有。
我站在车箱接头处，一路上望着窗外夜
色中的城镇、乡村、田野，这些场景在我
眼里一晃而过，令我心潮起伏。不知何
事家里会来电报要我回去？离开故乡常
山3年多了，家乡的变化应该很大了吧？

次日早上6时，列车终于到了衢州。
坐在衢州开往常山的客车上，两旁的风
景熟悉又陌生，家越来越近。在部队多
年，离家千里，家里究竟出了什么事电报
也没讲清楚，短短几天假期我能否圆满
解决问题，能否准时返回部队？一连串
的疑问让我心情越来越忐忑。

当年的常山汽车站还在现在的“白
马公园”处，车进站时是上午8点，没人接
站。我下车出了站外，环顾四周，才发现
常山变化还真大。车站周边建了好多服
务设施，我们东方红村也在紧靠车站的
东面建起了以“东升”冠名的停车场、饭
店、商店、旅馆一应俱全。沿着新建的渡
口小区旁的一条马路，我急忙往家赶。
因为山区小城，难得见到穿水兵服的军
人，我身前身后一时围了好多小孩，很好
奇地跟着我来到大生路上的家门口。

跨进家门，放下旅行袋，我顾不得和
爷爷奶奶打招呼，连忙问父母家里出了
什么事。母亲抹着泪说，你妹妹不听劝
阻，瞒着家里谈恋爱，父亲死活不同意。

思来想去，还得你回家处理。
我思考了一会，问妹妹自己的意见，

妹妹说她想结婚。那好，婚姻自由，只要
你认准了，父母工作我来做，你立即拿上
户口本去办结婚证，在我请假的这几天
内，把婚事给办了。当晚，我写了一封信
给部队，详细汇报了请假回家的缘由，向
部队提出了延续3天假期的请求。

第三天上午，和男方家长、媒人一起
商讨了婚事的步骤、婚礼程序，也做通了
父亲的思想工作，妹妹婚礼定在五天后
如期举行。接下来的几天，我在家里为
了妹妹的婚事跑前跑后，我都有点累瘫
了。

妹妹结婚那天，家里是宾朋满座，挤
满了堂前屋后。午饭后，妹妹高兴地在
一帮迎亲人群的簇拥下出了门。看到事
情能如此圆满完成，父母的脸上又有了
笑容，我一颗悬着的心也放下了。

妹妹的婚姻选择应该说是对的，没
有屈服于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思想观
念。婚后生活也很幸福，她们小日子一
直过得很红火，这也是我所祈愿的。

我如期返回了部队。离别战船十
日，踏上甲板的第一时间，我向桅杆上的
军旗敬礼，这次回家令我印象深刻。

编者按：今年，我县全力创建中

华诗词之乡，众多诗词爱好者积极创

作，用作品为创建工作浓厚氛围，抒

发心中的情感。本报对部分优秀作

品予以分期转登，以飨读者。

林华

黄鼠狼智斗眼镜蛇

前年的一天，我回乡下老家。看望
二老后，离中饭尚有些许时间，我沿着山
边的村道闲逛。该村道是马车通往岭脚
底的主要通道，右边山脚下柴禾茂盛，荆
棘众生，不远处的坞口有10多棵粗壮的
板栗树，一片片狭长的绿叶在微风中轻
轻摆动，树上挂满一个个浑身带刺尚未
成熟的板栗，不停地摇头晃脑，沾沾自
喜。

山上有挺拔国外松和油茶树，在微
风的吹拂下，惬意地轻摇枝叶，不厌其烦
地重复着简陋的动作。左边是空旷的田
野，是马车村及附近几个村共有的田畈
——马车畈。以前此时的田畈里都是即
将成熟的水稻，随风起伏的稻浪形成特
有的田野风光，如今已被胡柚、苗木及一
些经济作物所代替。

正当我沉浸在对马车畈的今昔无限
感慨时，突然前方10多米处一头毛色金
黄的黄鼠狼叼着只硕大的老鼠，从左边
田坎上蹿过道路，径直往右边山坡上奔
去。我好奇地紧随其后，但我没有要伤
害它的想法，因为我觉得凡是能捉老鼠
的都是人类的朋友。

过了一会，黄鼠狼跑到离一穴古墓
不到10米的地方丢下老鼠，紧张地摆开

决斗的架势。我站在一棵一人多高的松
树后面静观其变。原来，古墓上方有个
洞，洞内传来吱吱的声音，一条胳膊般粗
的眼镜蛇紧盯洞内，吐着长长的信子。
很明显，洞内的小黄鼠狼令眼镜蛇垂涎
欲滴，欲饱餐一顿。

黄鼠狼护崽心切，奋不顾身的扑上
去用爪子抓蛇的尾巴，眼镜蛇急忙转身
还击，黄鼠狼知其蛇毒厉害，敏捷地向后
蹦跳出几米。眼镜蛇又转头欲钻进洞内
捕食，黄鼠狼又扑上去抓它，而且将蛇的
尾巴抓破了几道痕迹。眼镜蛇又扭头，
并且追了约两米，黄鼠狼迅速逃离，避其
锋芒。

如此反复数次进退，黄鼠狼突然叼
着死老鼠，跑到蛇的后面，只见它扭头用
力一甩，老鼠落在蛇头旁边。眼镜蛇先
是一惊，待它看清是只死鼠时，吐着信子
舔了几下，也许觉得死鼠仍有余温，心想
有现成的美食，何必去惹那黄皮子。

在确信老鼠死去时间不长后，眼镜
蛇张开嘴巴，先将老鼠的头咬进嘴里，然
后使劲地吞咽。因为老鼠较大，蛇的颈
部较细，吞起来很缓慢也很吃力。此时
蛇闭着眼睛，尽情地享受美味佳肴。不
一会，老鼠被整个吞了进去，仅有尾巴在

嘴巴外面，蛇的头部下方明显鼓起个大
包。黄鼠狼抓住时机，迅速扑上去一口
咬住蛇的颈部。蛇虽然凶猛，但此时它
的嘴巴及咽喉被老鼠塞满，根本没有还
击能力，但它也不是吃素的，马上卷起身
子，将黄鼠狼箍得紧紧的。这是生死较
量，你死我活，黄鼠狼的利齿已深深刺进
蛇的颈部，鲜红的蛇血顺着它的嘴角在
滴落着。眼镜蛇明知处于劣势，但不愿
束手就擒，仍在拼死一搏，欲想同归于
尽。

此时我已目瞪口呆，聚精会神地看
着这一动人的画面。黄鼠狼与眼镜蛇僵
持了好一会，眼镜蛇大概血已流尽，蛇身
慢慢松散开来，黄鼠狼却仍咬着不放。
过了一会，确认眼镜蛇已死去，它才松开
嘴巴，用前爪轻轻地拍了拍眼镜蛇，见毫
无动静，它在一旁喘气歇息约两分钟左
右，便开始撕咬蛇的身子，并将一块块蛇
肉叼进洞内，让幼崽美美地饱餐一顿。

返回的路上我才想起，刚才只顾一
饱眼福，却忘记摄下这千载难逢的珍贵
画面。令我怅然若失的是，眼镜蛇其实
也是捕蛇能手，为何一时大意而引来杀
身之祸？

刘大伟

丹林染岳雁声啾。涧溪流，送

清秋。翠竹风摇、疏影雅姿柔。残

藕垂池枝骨瘦，塘水碧，锦鳞游。

家山钟秀紫云悠。望畦畴，果

瓜收。胜入桃源、丰兆醉双眸。聚

首嘉期庭户喜，闾巷闹，醴香稠。

江城子江城子··山乡冬韵山乡冬韵


